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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萌生更新是木本植物在原位进行更新的有效手段，使群落具有较强的恢复力。 但以往研究侧重于实生更新，森林中木本

植物的萌生更新特征及其在森林群落中的地位仍未得到足够理解。 基于钱江源国家公园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５ ｈｍ２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样地的群落数据，分析木本植物萌生更新的数量特征，同时对不同分类单元、不同功能类群的萌生能力等进行

比较。 结果表明：（１） 样地内 ６４％的物种、２０％的实生个体已经发生萌生更新现象，且萌生茎的数量占样地总个体数量的 ２４％；
（２） 物种水平与科水平上，萌生能力均表现为显著差异（Ｆ＝ １３．１１，Ｐ＜０．００１；Ｆ ＝ ２７．４５，Ｐ＜０．００１）。 腺蜡瓣花、柳叶蜡梅、宜昌荚

蒾、窄基红褐柃、美丽马醉木等物种的萌生能力较强，蜡梅科、忍冬科、木兰科、壳斗科等类群的萌生能力较强；（３） 不同垂直结

构层次（林冠层、亚乔木层、灌木层）的萌生能力差异显著（Ｆ＝ １１７．５，Ｐ＜０．００１），灌木层物种的萌生能力是林冠层与亚乔木层的

１ 倍左右。 不同生活型（常绿组分与落叶组分）的萌生能力差异显著，常绿类群的萌生能力显著高于落叶类群（Ｐ＜０．００１）。 萌

生更新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具有重要地位，可能是物种多样性维持、群落更新与演替的机制之一。 灌木物种与常绿物种有着

较强的萌生能力，暗示着萌生可能是植物适应荫蔽环境的生态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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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更新是木本植物生活史中一种重要的更新策略［１⁃３］。 萌生更新较实生更新所需时间短。 很多木本

植物可以通过萌生策略产生新的枝干，迅速补充干扰造成的生物量损失［４］。 萌生更新是森林遭受干扰后进

行自我恢复重建的有效手段，使群落具有较强的恢复力［５⁃６］。 萌生更新是原位更新，有利于植株持续占据原

有生态位［３，７］，促进个体生存与延长个体寿命［８⁃１０］，使群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然而，以往的森林群落研究多

关注实生更新，忽略了萌生更新与实生更新的差别。
萌生更新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３， １１］。 森林树种的萌生方式主要以树干基部的萌生为主，形成多

茎干的萌生植株［１２⁃１３］，尤其多见于灌丛等低矮的森林类型［１４］。 然而，在高大的森林类型中萌生树种以及个体

数量也占有优势比例［１２，１５］。 萌生能力存在种间差异［１６］，不同森林类型具有不同的物种组成，从而每种森林

类型的萌生更新格局不同［１５］。 不同功能类群如乔木与灌木，具有高度、径级以及生境差异，是否也会产生不

同的萌生能力，最终出现不同的生态学过程与效应？ 深入了解不同进化单元与功能群单元的萌生更新特征，
对于认识森林群落的物种共存特征与更新动态是必要的。

分布于我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具有面积广、发育典型、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特点，是全球常绿阔叶林的主

体，具有重要的环境与生态效益［１７］。 但由于资源开发利用过度，人类干扰对天然常绿阔叶林植被的影响巨

大，大部分原生常绿阔叶林均被次生森林或退化灌丛所取代，植被的生态恢复任务艰巨。 钱江源国家公园古

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保存有完好的常绿阔叶林［１８］。 前期研究发现，该常绿阔

叶林群落内树种存在萌生现象，且群落萌生更新可能是维持群落生物多样性的机制之一［１９］。 然而，树种的萌

生更新特征仍未能得到深入观察。 本研究基于钱江源国家公园古田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５ ｈｍ２样地的群落

数据，分析了木本植物萌生更新的基本特征，通过比较不同物种、不同分类群、不同功能群之间的萌生特征的

差异，以期认识萌生树种在森林群落中的地位，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有效保护与退化植被的恢复重建提供

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５ ｈｍ２样地（南北宽 ２００ ｍ，东西长 ２５０ ｍ）位于钱江源国家公园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２９°１０′１９．４″—
２９°１７′４１．４″Ｎ，１１８°０３′４９．７″—１１８°１１′１２．２″Ｅ）。 该地处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年平均温度 １５．３℃，７ 月平均温

２７．６℃，１ 月平均温 ４．１℃。 年平均降水量 １９６３．７ ｍｍ，相对湿度 ９２．４％。 主要植被类型有常绿阔叶林（３５０—
８００ ｍ）、针叶阔叶混交林（８００—１１００ ｍ）和针叶林（１１００ ｍ 以上）等，常绿阔叶林是主要植被类型［１８］。 样地按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ＴＦＳ）的调查标准建立［２０］，共发现 １４７ 个树种，隶属 ４６ 科 １００ 属。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木荷（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毛花连蕊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ｆｒａｔｅｒｎａ）、柳叶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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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等是样地中的优势物种。 本次研究采用 ２００７ 年的调查数据，并选取固定样地中

的 ２００ ｍ×２４０ ｍ 区域（内部划分为 １２０ 个 ２０ ｍ×２０ ｍ 的小样方）来研究群落与物种萌生更新特征。
１．２　 萌生指标与功能群划分

本次研究以多茎干树种（ｍｕｌｔｉ⁃ｓｔｅｍｍｅｄ ｔｒｅｅｓ）的萌生现象来代表萌生更新， 即新的茎干从主茎基部萌生

出来， 形成一丛多茎干的萌生植株。 在样地调查时， 记录萌生树种的种类、主茎胸径、新茎的数量与胸径等。
取样单元（２０ ｍ × ２０ ｍ）中，物种萌生能力＝该物种的萌生个体数量 ／该物种总个体数量，代表群落内该

物种发生萌生的强度。 分类群水平或功能类群水平的萌生能力＝该类群所有物种的萌生个体数量 ／该类群所

有物种的总个体数量，代表群落内该类群发生萌生的强度。 分类群水平分别在物种水平与科水平进行比较，
物种水平以出现样方数多于 ３（含 ３）的 １２４ 个物种进行萌生能力比较，科水平以出现样方数多于 ３（含 ３）的
４１ 个科进行萌生能力比较。 功能类群分为垂直结构层功能群和生活型功能群，其中垂直结构分为林冠层、亚
乔木层和灌木层，生活型分为常绿类型与落叶类型。 垂直结构层与生活型水平均以 １２０ 个样方进行萌生能力

比较。
１．３　 数据分析

统计分析与作图在软件 Ｒ ３．３．１ 中完成［２１］。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检验物种水平、科水

平、垂直结构水平上的萌生能力的差异性，采用 ｔ⁃ｔｅｓｔ 检验常绿与落叶类群萌生能力之间的差异性。

２　 结果

２．１　 样地内萌生树种的组成特征

样地内共有 ９４ 个树种发生了萌生更新现象（表 １），隶属 ３３ 科 ６０ 属，科、属、种水平上的萌生比例分别为

７１．７４％、６０％与 ６３．９５％。 样地内共记录总茎干数量 ２３４５０ 株，其中单茎干数量 １４４２０ 株（占 ６１．４９％），多茎干

数量 ９０３０ 株（占 ３８．５１％）。 多茎干萌生植株中，主茎 ３４８６ 株，萌生茎 ５５４４ 株。 单茎干植株中，具有潜在萌生

能力的个体总数为 １３９６１ 株，占样地总茎干数量的 ５９．５４％。 样地内有 ５３ 个树种始终未发现萌生现象，这类

树种个体数量仅 ４５９ 株。

表 １　 萌生更新的个体数量组成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 ５ ｈｍ２ ｐｌｏｔ

更新对策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１． 单茎干（未萌生） 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ｍｅｄ ｔｒｅｅｓ １４４２０ ０．６１５

１．１ 非萌生 Ｎｏｎ ｓｐｒｏｕｔｅｒｓ ５３ ０．３６ ４５９ ０．０２０

１．２ 潜在萌生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ｐｔｏｕｔｅｒｓ １３９６１ ０．５９５

２． 多茎干（已萌生） Ｍｕｌｔｉ⁃ｓｔｅｍｍｅｄ ｔｒｅｅｓ ９４ ０．６４ ９０３０ ０．３８５

２．１ 主茎 Ｓｔｅｍｓ ３４８６ ０．１４９

２．２ 萌生茎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ｓｔｅｍｓ ５５４４ ０．２３６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４７ １ ２３４５０ １

２．２　 不同分类群水平的萌生能力差异

物种水平上，各树种的萌生能力差异显著 （表 ２，Ｆ ＝ １３． １１，Ｐ ＜ ０． ００１）。 其中，腺蜡瓣花 （Ｃｏｒｙｌ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ａ）、柳叶蜡梅、宜昌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ｅｒｏｓｕｍ）、窄基红褐柃（Ｅｕｒｙ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ｖａ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美丽马醉

木（Ｐｉｅｒ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黄山木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的萌生能力均超过了 ５０％（表 ３）。 尤其是柳叶蜡梅、青冈

和石栎（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ｌａｂｅｒ），不仅个体数量大，而且在群落中分布广泛 （表 ３）。 萌生能力较强的前 ２０ 个树种

在各个垂直结构层次均有分布，且常绿物种较多（表 ３）。
科水平上，各个科的萌生能力差异显著（表 ４，Ｆ ＝ ２９．５８，Ｐ＜０．００１）。 其中，蜡梅科、忍冬科、木兰科、壳斗

科等的萌生能力较强（表 ５）。 山茶科、壳斗科、杜鹃花科和蜡梅科的个体数量较大，且分布广泛（表 ５）。

３　 １０ 期 　 　 　 叶铎　 等：钱江源国家公园古田山常绿阔叶林木本植物的萌生更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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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物种水平的萌生能力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５ ｈｍ２ ｐｌｏｔ
方差分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和 Ｆ 值 Ｐ 值
ＡＮＯＶＡ Ｄｆ Ｓｕｍ Ｓｑ Ｍｅａｎ Ｓｑ Ｆ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Ｆ）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２３ １１９．１ ０．９６８４ １３．１１ ＜２×１０－１６

残差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３８１１ ２８１．２ ０．０７３９

表 ３　 萌生能力最强的前 ２０ 个物种的基本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ｏｐ ２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５ ｈｍ２ ｐｌｏ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出现的样方数
Ｐｌ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萌生能力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垂直结构层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ｓ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ｓ

腺蜡瓣花 Ｃｏｒｙｌ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ａ ３９７ ２９ ０．７８±０．２７ Ｕ Ｄ
柳叶蜡梅 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 ３２３３ １１３ ０．６４±０．２４ Ｓ Ｅ
宜昌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ｅｒｏｓｕｍ ４０ １８ ０．６１±０．４５ Ｓ Ｄ
窄基红褐柃 Ｅｕｒｙ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ｖａ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 ３１８ ５８ ０．５８±０．４３ Ｓ Ｅ
美丽马醉木 Ｐｉｅｒ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 ４４７ ２６ ０．５２±０．３７ Ｕ Ｅ
黄山木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６ ４ ０．５０±０．５８ Ｃ Ｄ
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８４５ ９９ ０．４８±０．３８ Ｃ Ｅ
石栎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ｌａｂｅｒ ５３０ ９２ ０．４６±０．３８ Ｃ Ｅ
米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２９ １１ ０．４５±０．４６ Ｃ Ｅ
满山红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ａｒｉｅｓｉｉ １４ ６ ０．４４±０．５０ Ｓ Ｄ
短尾越桔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２２１ ５４ ０．４３±０．４１ Ｕ Ｅ
香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ｓｕｂａｖｅｎｉｕｍ １５５ ５６ ０．４０±０．４２ Ｃ Ｅ
日本五月茶 Ａｎｔｉｄｅｓｍ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１３ ６ ０．４０±０．４９ Ｓ Ｅ
宁波木犀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ｃｏｏｐｅｒｉ ２０ １０ ０．４０±０．５２ Ｃ Ｅ
小叶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３６ ２０ ０．３９±０．４９ Ｕ Ｄ
薄叶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ａｎｏｍａｌａ ５３ １６ ０．３７±０．４７ Ｕ Ｅ
海南槽裂木 Ｐｅｒｔｕｓａｄｉｎ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９ １１ ０．３６±０．５０ Ｕ Ｄ
杨梅 Ｍｙｒｉｃａ ｒｕｂｒａ ９４ ４７ ０．３６±０．４５ Ｃ Ｅ
黄绒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ｇｒｉｊｓｉｉ ２３５ ３８ ０．３５±０．３６ Ｕ Ｅ
乳源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ｙｕ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４ ３ ０．３３±０．５８ Ｃ Ｅ

　 　 Ｃ： 林冠层 Ｃａｎｏｐｙ ｌａｙｅｒ；Ｕ： 亚乔木层 Ｓｕｂ－ｃａｎｏｐｙ ｌａｙｅｒ； Ｓ：灌木层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Ｅ：常绿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Ｄ：落叶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表 ４　 科水平的萌生能力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５ ｈｍ２ ｐｌｏｔ
方差分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和 Ｆ 值 Ｐ 值

ＡＮＯＶＡ Ｄｆ Ｓｕｍ Ｓｑ Ｍｅａｎ Ｓｑ Ｆ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Ｆ）
科 Ｆａｍｉｌｙ ４０ ６０．０７ １．５０１７ ２７．４５ ＜２×１０－１６

残差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１９８７ １０８．６９ ０．０５４７

表 ５　 萌生能力较强的前 １０ 个科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ｏｐ １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５ ｈｍ２ ｐｌｏｔ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出现的样方数
Ｐｌ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萌生能力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蜡梅科 Ｃａｌｙ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３２３３ １１３ ０．６４±０．２４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４３ ２０ ０．５５±０．４７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０ ７ ０．４３±０．５３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４０５２ １２０ ０．４０±０．１９
杨梅科 Ｍｙ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９４ ４７ ０．３６±０．４５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３４８０ １１４ ０．３４±０．２３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３４７ １０９ ０．３３±０．２９
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７８５ １０３ ０．３１±０．３０
三尖杉科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８ ４ ０．２８±０．４８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４８４０ １２０ ０．２６±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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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功能群的萌生能力差异

不同垂直结构层次（图 １ Ａ）的萌生能力差异显著（Ｆ ＝ １１７．５，Ｐ＜０．００１）。 其中，灌木层物种的萌生能力

（０．５９±０．２１）最强，远远超过亚乔木层（Ｐ＜０．００１）与林冠层（Ｐ＜０．００１）。 而亚乔木层（０．３０±０．１３）与林冠层

（０．２９±０．１５）的萌生能力差异不显著（Ｐ ＝ ０．８４）。
不同生活型方面（图 １ Ｂ），常绿类群（０．３７±０．１１）的萌生能力显著高于落叶类群（０．２１±０．２５， Ｐ＜０．００１）。

图 １　 不同垂直结构层次与不同生活型的萌生能力

Ｆｉｇ．１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３　 讨论

３．１　 萌生更新在群落中的地位

本次研究发现，古田山 ５ ｈｍ２样地内 ６３．９５％的树种、３８．５１％的茎干都进行萌生更新。 这说明萌生更新在

古田山常绿阔叶林内占有种类与数量上的优势。 以往研究也发现，在遭到一定程度砍伐后， 哀牢山中山湿性

常绿阔叶林的恢复主要依靠萌生而非种子萌发［２２］。 古田山茶湾 １ ｈｍ２样地的萌生树种丰度和多度比例分别

为 ６７．３％和 ３１．７％［２３］，天童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１５ 个不同土地利用干扰群落中的萌生多度比例高达

７４％［５］，由此可见，萌生更新在中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群落内占有重要地位。 森林物种的萌生能力受生境、干
扰、资源水平等外在因素与内部营养水平和激素合成的影响［１１⁃１２］。 古田山自然保护区在近 １００ 年内没有出现

大规模火烧、水淹等干扰影响（２００８ 年初出现冰雪灾害，本文研究数据为 ２００７ 年数据），但 ５ ｈｍ２样地内存在

坡度较大、土层较薄、岩石裸露率较高的特点，影响土壤与水分条件，可能不利于实生更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树种的萌生能力。 树种萌生在古田山常绿阔叶林内相对普遍，说明萌生更新是该区域森林植被更新的重要

生活史对策之一。
３．２　 不同分类类群的萌生能力

样地内各个物种之间、各个科之间的萌生能力差异均非常显著，说明不同物种以及不同分类群的物种的

更新策略不同。 前人研究也发现物种之间具有萌生能力差异［１６， ２４］。 Ｖｅｓｋ 和 Ｗｅｓｔｏｂｙ［１５］ 对全球 １９ 个类群

４５１ 个物种的研究发现，在遭受火灾或人为砍伐后，这些物种和类群的萌生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些类群的

萌生能力在系统进化分枝上并不是保守的，这说明萌生对策在进化历史中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或者多元起源

的性状。 本研究中，一些物种如腺蜡瓣花、柳叶蜡梅、窄基红褐柃、美丽马醉木、宜昌荚蒾、青冈以及一些科如

蜡梅科、忍冬科、木兰科和壳斗科等，较其他物种与分类群采取了更多的萌生更新策略，为古田山常绿阔叶林

森林群落的稳定性做出一定贡献。 对天童山常绿阔叶林以及古田山茶湾 １ ｈｍ２样地萌生更新的研究同样发

现，山茶科的木荷、壳斗科的石栎、蜡梅科的柳叶蜡梅、忍冬科的宜昌荚蒾以及杜鹃花科某些树种的萌生能力

较强［５， ２３］。 在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中， 可优先考虑这些物种作为先锋树种。

５　 １０ 期 　 　 　 叶铎　 等：钱江源国家公园古田山常绿阔叶林木本植物的萌生更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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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不同功能类群的萌生能力

我们发现，群落不同垂直结构层次上存在显著不同的萌生能力。 灌木层物种的萌生能力最强，是林冠层

与亚乔木层的 １ 倍左右。 以往研究也发现，萌生更新多见于灌木层［２５⁃２６］。 非萌生树种只有一个茎干，通过快

速生长占据垂直空间，最终占据林冠层；而萌生树种需要把资源分配给多个萌生茎干，不足以供给单个茎干的

迅速垂直生长，通常形成低矮的灌木层［２５， ２７⁃２８］。 本次研究样地中，虽然仅有 ２７ 种灌木树种，但有 ５９％的个体

都属于萌生更新。 尤其是柳叶蜡梅，几乎分布在每个样地中，个体数量最多，萌生能力又强。 另外，从物种躲

避与忍受干扰的策略上看，更多的乔木树种可能凭借迅速生长变得更为高大来躲避或者抵抗环境干扰，从而

投资大量种子繁殖；而更多的灌木树种可能由于高度与生长劣势要面临与忍受更多的环境干扰，采取更多的

萌生更新策略［８， ２９］。 古田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灌木层物种具有较强的萌生能力，暗示着萌生可能是一种耐

荫策略，在光线不足的生境下多发，维持物种的存活与竞争。
本次研究发现萌生能力在常绿类群与落叶类群这两个生活型功能群中也明显不同，常绿类群的萌生能力

显著高于落叶类群。 常绿与落叶树种是常绿阔叶林内两种重要的生活型组分［１７］。 一般认为，常绿树种有较

小的比叶面积和较低的光合氮利用效率，这些特征可以使常绿树种节省叶片营养成本，把更多能量和物质投

入到结构性物质上，促使常绿植物在土壤贫瘠处占据优势［３０⁃３１］。 ５ ｈｍ２样地内，常绿树种多分布在土层较薄、
岩石裸露率较高的山坡区域，落叶树种多分布在土壤相对较厚的沟谷区域。 常绿树种具有较高的萌生能力，
可能是上述结构性物质投资权衡的结果，也暗示着萌生更新可能与耐土壤贫瘠相关。 另外，５ ｈｍ２样地内 ６６
种落叶树种中，有 ５６ 种为乔木层与亚乔木层树种，这些群落上层树种萌生能力较灌木层树种低，而常绿树种

中有将近一半的灌木层树种，这可能是形成常绿树种根萌能力较落叶树种高的原因之一。

４　 结论

萌生更新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群落的一种重要的更新机制。 不同

物种、不同进化类群、不同功能类群的萌生能力存在较大差异。 林下灌木物种与常绿物种有着较强的萌生能

力，暗示着萌生可能是一种适应荫蔽环境的生态策略。 建议未来开展有关常绿阔叶林物种萌生能力进化历史

的研究，以及针对萌生对策与实生对策的耐受性实验，深入理解萌生更新在群落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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